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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大国与中东

域外大国的中东安全治理观： 一项比较研究∗

孙德刚　 ［埃及］马雨欣

摘　 　 要： 中东地区是世界主要大国维护海外利益、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

际话语权的重要舞台。 本文选取美、英、法、俄、日、中、印七国为考察对象，
通过解读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白皮书等官方文件，从整体观、安全观、利

益观、军事观和合作观五个层面，比较分析七国中东安全治理观的共同点

与差异。 从共同点来看，七国均是中东安全治理的参与者，整体安全战略

目标明确，顶层设计成熟，决策机制完善；从差异性来看，七国可分为“地缘

政治主导型”、“地缘经济主导型”及“复合型”三类国家，它们在安全观（传

统安全观与新安全观）、利益观（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军事观（刚性

军事基地与柔性军事存在）与合作观（联盟外交与伙伴外交）等方面存在明

显差异。 未来中东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从传统大国为主向传统大国、
新兴大国及复合型大国并存的方向转变。 推动西方主导的霸权治理转向

联合国主导的包容性治理，是中东地区走向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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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是域外大国参与全球治理、运筹大国关系、谋求政治影响力、拓展海外利

益、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舞台。 冷战时期，中东是美苏冷战的战场之一，美国、英
国、法国与苏联在中东的纷争与合作持续 ４０ 年，中东冷战成为全球冷战的有机组成

部分。 ２１ 世纪以来，特别是 ２０１０ 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至今，随着传统大国的衰落

和新兴大国的崛起，中东地区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凸显，参与中东安全事务成为域外

大国中东外交的重要内容。 本文以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印度七个

域外大国为考察对象，从整体观、安全观、利益观、军事观、合作观共五个层面，比较

上述七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机制、目标和手段的共同点与差异。

一、 整体观： 域外大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共性特征

美、英、法、俄、日、中、印七国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均从全球战略的整体视角

审视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加强各自中东政策的顶层设计、运筹大国关系。 首先，上
述七国均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成立于 １９４７ 年，俄罗斯成立于 １９９１ 年，印
度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法国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英国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中国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日本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国家安全保障局）。 各国元首（总统、
主席、首相或总理）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外交、国防、情报等各部委高官担任成

员，这有助于各国加强内外、上下及各部委统筹，积极应对国家安全的重大突发事件

和中长期战略规划，并在此框架下将中东安全治理纳入到大国全球安全治理的全局

加以统筹与协调。
其次，七国均定期或不定期发布不同形式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各自参与中

东安全事务确立总体原则。 其中包括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

告》；英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报告》及《国家安全能力评估报

告》；法国的《国防和国家安全白皮书》及《国防与国家安全战略评估报告》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和《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中国的《中国的军事战略》（２０１５ 年）和《新时代的中国国防》（２０１９ 年）；印度

的《海洋战略原则》（２０１５ 年）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２０１９ 年）等。 这些报告均

从全局高度制定中长期安全战略，对各国的中东安全战略发挥了“纲举目张”的

作用。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最多的域外大国，控制海上战

略要道、确保战略资源供应安全和巩固中东联盟体系是美国在中东谋求主导权的目

标。 ２０１７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重要

原则是自由进入世界各大海洋……美国承诺将确保海上航行自由，并根据国际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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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解决领土与海洋争端……美国通过鼓励地区合作来维持自由与开放的海上通

道。”①美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与该报告的基本原则一脉相承。
与美国一样，英国也从全局视角审视中东的战略地位。 英国《国家安全战略和

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报告》指出，新时期英国全球战略面临的任务主要包括：一是根

据北约的要求，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用于国防，使北约保持强大的军事干预能力；
二是维持英国在海外灵活机动的军事部署，增强英国在全球的军事投射能力；三是

利用盟国的力量，尤其是英语国家的“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情报复合体），形成力量倍增效应，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四是打

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包括新招募 １，９００ 名安全与情报人员，增强反恐能力；五是

拓展英国的软实力，将国民收入的 ０．７％用于官方援助，以实现政治目标。②

法国在地缘上临近中东，向来十分积极参与中东地区的安全事务。 自 ２００７ 年以

来，历届法国政府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差异较大———萨科齐政府对“地中海联

盟”情有独钟，奥朗德政府主张与美国加强战略合作，马克龙政府则主张维持与各方

之间的平衡。 ２００８ 年，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总统、总理以及

外交、国防、内政和经济部长等组成。 同年，法国《国防和国家安全白皮书》指出，法
国和欧洲面临的主要威胁来源：一是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危机弧（地中海—北非—
东非—红海—西亚—海湾地区）；二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三是东欧；四是亚太地区。③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列举了俄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目标：增强国

防能力，确保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弘
扬俄传统文化价值观；增强俄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巩固俄作为领先世界大国的地

位。④ 该报告亦成为俄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指导原则。
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成员包括首相、外

务大臣、防务大臣等 ６０ 余位官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日本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
报告重新界定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包括“维护主权和独立，保卫领土完整，确保公民

生命和财产安全，在自由、民主和保护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维护国家生存”。 安倍政府

在国际安全合作中奉行“积极和平主义”的理念，提升与美、韩、澳大利亚、菲律宾、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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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欧洲大国等所谓“民主国家”的战略合作水平，在中东地区与西方大国一道推广

“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价值观。①

２０１９ 年中国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决
定了中国始终不渝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是

新时代中国国防的根本目标”②，这也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指导原则。
印度是地理上与中东隔海相望的发展中大国，在中东地区经济和安全事务中具

有区位优势。 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包括总理、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外交部长和

国防部长等，该委员会成为印度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最主要的机构。 《印度海洋战略

原则》指出，印度的国家安全目标包括：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确保公民、资源和海洋贸

易线安全；维护国内安全环境，预防国家统一、核心价值和发展受到挑战；增强国际

合作与友谊，促进地区和全球稳定；维持强大而可信的国防，保卫国家利益。 该报告

列出了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印度的海权战略重点区域：一是印度沿海、大陆架和专属

经济区；二是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安德曼海；三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四是阿

曼湾、亚丁湾和红海。③

上述七国的安全决策机制与安全（国防）战略报告决定了各自参与中东安全治

理的总体目标和原则，为其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目标设置与路径选择指明了方向。

二、 安全观： 域外大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理念差异

中东是全球安全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地缘政治博弈、地区领导权之争、民族

矛盾、教派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

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问题相互叠加，这些问题使中东国家陷入了严

重的安全困境。 美、英、法、俄、日、中、印七国的国家利益与中东安全事务存在密切

的关联性，各国难以独善其身，必须通过参与中东安全治理来维护各自的主权、安
全、发展和侨民利益。

上述七国的政治制度、利益诉求和在中东面临的安全威胁类型不同，它们参与

中东治理的安全观也差异甚大。 美国、英国和法国属于传统大国，中国和印度属于

新兴大国，俄罗斯和日本属于复合型大国。 传统大国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自助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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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和“零和博弈”思维出发，信奉传统安全观，倾向于“以武力促和平”，依靠军事联

盟培养代理人，组建排他性集团，形成非此即彼的敌我对垒；新兴大国信奉新安全

观，主张“以发展促和平”，依靠伙伴关系来建立政治互信，坚持不结盟，不把中东地

区国家和域外大国视为“假想敌”，不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 俄罗斯和日本国家

则处于上述两大阵营之间的“灰色地带”，既坚持集团对抗和零和博弈，又接受“以发

展促和平”的理念。
２０１８ 年美国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对其面临的安全威胁进行了重新界定，体现

了其传统安全观。 报告指出，中俄等“修正主义”国家在推进军事现代化过程中对美

国地区领导权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伊朗等“无赖国家”构筑反美统一战

线，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威胁；“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是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

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 为实现美国在中东的安全战略和地区主导权，美国对外依靠

军事盟友、地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力量；对内统筹国防部、国务院、财政部、司
法部、能源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和美国国际开发署（ＵＳＡＩＤ）等。①

英国在中东安全治理中也奉行传统安全观，强调中东地区冲突对英国国家安全

构成了直接影响，如俄罗斯介入中东事务、伊朗崛起、恐怖主义、难民涌入欧洲等。
２０１７ 年伦敦和曼彻斯特先后发生“伊斯兰国”组织策划的 ５ 起严重恐怖袭击，造成

３６ 人死亡、上百人受伤，时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随即责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

２０１８ 年《国家安全能力评估报告》。 就中东地区而言，该报告首先强调俄罗斯支持叙

利亚巴沙尔政府所带来的危险，指责巴沙尔政府“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酿成了人道

主义灾难，俄必须承担责任；其次，报告认为伊朗在中东持续采取破坏地区稳定的做

法，如试射弹道导弹，使中东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危险；最后，报告强调“伊
斯兰国”组织的残余势力对中东地区局势、英国侨民和英国本土仍构成威胁。②

法国《国防和国家安全白皮书》也体现了传统安全观。 该白皮书对法国的定位

是“具有全球影响的欧洲大国”，强调法国拥有的专属经济区达 １，１００ 万平方公里，
仅次于美国；全球讲法语的人口达 ２．２ 亿，位于各大语种前列。 就安全威胁而言，法
国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国际秩序；２０１０ 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给中

东地区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与核武库更新造成了新的地区紧

张；伊朗核问题久拖不决，使中东面临核扩散的危险；中东恐怖主义的扩散引发系统

·７·

①

②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ａｒ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ｄ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２０１８， ｐ． 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Ｌｏｎｄ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 ｐ． ６，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 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７０５３４７ ／ ６． ４３９１ ＿ＣＯ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ｖｉｅｗ＿ｗｅｂ．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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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危机。① 面对新的威胁，法国必须以强权对强权，以军事联盟和增强军事战斗能

力，应对上述各种威胁。 ２０１７ 年法国《国防与国家安全战略评估报告》对中东威胁进

行了分类：第一类是所谓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等非政府组织构成的威

胁，这是法国面临的最直接威胁，包括马格里布—萨赫勒地区等在内的法国传统“势
力范围”，已成为新的恐怖主义大本营；第二类是中东地区形势发展的不稳定性与不

确定性，尤其是叙利亚内战、也门危机、利比亚冲突和伊拉克局势动荡，中东地区战

乱和冲突引发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极端分子乘机潜入欧洲发动恐袭，威胁法国安

全；第三类是新兴大国崛起导致中东地区多极化，如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在叙利亚

问题上建立的“三角同盟”，伊朗和沙特的教派冲突，中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第
四类威胁来自于域外大国奉行强权政治和狭隘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引发的不确

定性。②

俄罗斯和日本的中东安全观具有双重性。 作为苏联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

始终将恢复在中东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视为民族复兴及“重新建立领先世界大国地

位”的重要标志；作为发展中国家，俄罗斯也将国民经济的改善、对外贸易的拓展和

人均国民收入的稳步增长作为国家强盛的指标。 上述两大诉求体现在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俄发布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③ 普京政府认为，俄在大周边地区的

战略利益受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一是美国和北约违反国际法、滥用武力，在中

东地区强行推行政权更迭，推翻合法政府（如叙利亚和利比亚），策动“颜色革命”，并
在中东等地区部署导弹防御体系；二是恐怖主义肆虐中东，导致中东难民问题的国

际化；三是西方大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利用制裁打击俄经济，延缓了俄经济复苏的

步伐；四是西方大国在欧亚大陆建立生化实验室，秘密破坏欧亚大陆国家的一体化，
威胁俄国家安全。④

与美、英、法奉行集团政治、培养代理人和组建军事联盟的传统安全观不同，中
国和印度奉行新安全观。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中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亲自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２０１５ 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军事战略》全
面阐释了“新安全观”理念：“中国军队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

全的安全观，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关系，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

·８·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１３， Ｐａｒｉｓ： Ｏｄｉｌｅ Ｊａｃｏｂ， ２０１３， ｐｐ． ２７， ３５，
５５．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７， Ｐａｒｉｓ： Ｏｄｉｌｅ Ｊａｃｏｂ，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７－１８， ２２－２５．
参见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２０２０，” Ｎｏ． ５３７， Ｍａｙ １２，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ｃｓｓ．ｅｔｈｚ．ｃｈ ／ ｅｎ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ｔｍｌ ／ １５４９０９，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
Ｋｅｉｒ Ｇｉｌｅｓ，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２０２０，” ＮＡＴＯ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Ｊｕｌｙ ２７，
２０１５， ｐ． １。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ｐ．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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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安全机制和军事互信机制，积极拓展军事安全合作空间，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

发展的安全环境。”①２０１６ 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倡导“在
中东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②，支持阿拉伯和地区国家建设包容、共
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全机制，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

印度参与中东事务的安全观主要体现在其国防部的《海军新作战学说》之中，该
报告明确了印度海军的“西出、东进、南下”远景目标，使印度在“西起海湾、东抵马六

甲海峡、北及中亚、南至赤道”的安全利益范围内，能够应对各种海上威胁。③ 在该报

告公布后的十年间，印度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参与了亚丁湾护航任务。
综上所述，传统大国奉行传统安全观，难以解决中东的安全问题，因为其试图通

过建立军事同盟、发展军备、培养代理人实现绝对安全，通过奉行集团对抗和军事斗

争实现“赢者通吃”。 其结果是，各方在安全零和博弈中更加不安全，甚至冲突不断

升级，中东和平进程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反恐也“越反越恐”。 中国提出的“新安全

观”主张对话，倡导“结伴而不结盟”、以合作实现安全、以发展促进安全，为中东安全

治理提供新方案。 在巴以和叙利亚等地区冲突解决方面，中国通过设立特使机制，
以劝和促谈的方式化解冲突，通过伙伴外交实现共同安全，也为解决中东冲突提供

了新思路。 正如 ２０１６ 年习近平主席在开罗阿盟总部演讲时所言：“我们（中国）在中

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
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④如果说西方大国

传统安全观反映出西医式的安全治理理念，中国提出的新安全观则体现出中医式的

安全治理理念。

三、 利益观： 域外大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动因差异

根据大国在中东的利益取向不同，上述七国可分为三类：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

代表的地缘政治主导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地缘经济主导型国家；以俄罗

斯和日本为代表的复合型国家。 冷战结束以来，美、英、法与中东国家保持着密切的

防务、政治和经贸联系，同时与中东的贸易和对中东的能源依存度下降；预防中东民

·９·

①

②

③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新华网，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０５ ／ ２６ ／ ｃ＿１１１５４０８２１７．ｈｔｍ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全文）》，新华网，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２０１６⁃０１ ／ １３ ／ ｃ＿１１１７７６６３８８．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 日。

何亮：《印度欲在非洲建军事基地》，载《中国国防报》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９ 日，第 ４ 版；杨震、董健：《海权视阈

下的当代印度海军战略与海外军事基地》，载《南亚研究季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１６ 页。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第 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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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反西方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上升，阻止非西方力量控

制中东战略资源和海上通道，维护西方主导的中东秩序是三大国共同的地缘政治利

益。 俄罗斯和日本的中东安全战略既不同于美、英、法等传统大国，也有别于中、印
等新兴大国，它们追求的是安全和经济复合利益。 一方面，两国在中东积极参与安

全事务，单方面或集体寻求地缘政治利益；另一方面，两国在中东拥有重要投资、贸
易和能源利益，亦具有较强的地缘经济诉求。

美国从地缘政治利益出发，强调其在中东面临的四类威胁：一是以伊朗为代表

的反美力量，它寻求通过联合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

斯、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也门胡塞武装，建立由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

坦、也门组成的“Ｃ 形”势力范围，在地中海东部、红海和海湾三大战略地区危及美国

及其盟国的海上主导权；二是以“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组织构成的

非传统威胁，其建立的恐怖主义网络从伊拉克、叙利亚、埃及西奈半岛、也门到索马

里，形成了第二个“Ｃ 形”危机弧，挑战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的陆上主导权；三是叙利

亚、利比亚、也门、索马里等所谓“失败国家”和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等动荡国

家形成了中东第三个“Ｃ 形”动荡弧；四是中东地区大国和域外大国进行地缘政治扩

张对美国海上主导权的威胁，如俄罗斯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上升形成的挑战。①

对于美国来说，中东的最大威胁是上述力量形成合力，它有可能挑战美国在中东的

霸权和西方塑造的国际秩序。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美国国务院将什叶派抵抗组织“艾什塔

尔旅”（Ａｌ⁃Ａｓｈｔａｒ Ｂｒｉｇａｄｅｓ）列为恐怖组织，认定其为什叶派反美力量。 美国称此举

既是为了打击伊朗和反恐，也是为了阻止伊朗与阿拉伯反美力量合流。②

英国在中东地区也追求地缘政治利益，其理由如下：一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
斯兰国”组织中有约 ８００ 名英国籍公民，对英国本土构成了严峻的安全威胁；二是中

东地区叙利亚、利比亚、巴勒斯坦等所谓“失败国家”内部问题产生的外溢效应导致

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对英国构成了安全威胁；三是近年来俄罗斯重新回归威权主

义，在中东奉行强硬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成为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安全威

胁。③ 法国的安全利益诉求与英国相似。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法国召开切断“伊斯兰国”和
“基地”组织融资渠道国际会议；同年 ７ 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北约峰会，重申法国将积极保卫自己在全球的利益和民主价值观，积极应对国际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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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 ４８。
“ Ａｓ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ｅｓ： Ｗｈｙ Ｄｉｄ ＵＳ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 ａｌ⁃Ａｓｈｔａｒ Ｂｒｉｇａｄｅｓ ａｓ ａ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ｕｌｙ １６，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ｆｕｔｕｒｅｕａｅ． ｃｏｍ ／ ａｒ⁃ ／
Ｍａｉｎｐａｇｅ ／ Ｉｔｅｍ ／ ４０７８ ／ ａｓ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ｌｌｉｅｓ⁃ｗｈｙ⁃ｄｉｄ⁃ｕｓ⁃ｓｔａｔ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ａｌ⁃ａｓｈｔａｒ⁃ｂｒｉｇａｄｅｓ⁃ａｓ⁃ａ⁃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 Ａ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ｐｐ． １６－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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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和挑战。①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在法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首届阿盟—欧盟峰会在埃及沙

姆沙伊赫举行。 法国将恐怖主义、伊朗、俄罗斯视为中东地区主要的安全威胁，甚至

对中、印等新兴大国在中东不断扩大的经济存在保持警惕。
日本参与中东安全治理既有地缘政治的诉求，又有地缘经济的考量。 前者受美

日同盟的结构性因素影响，后者受日本在中东能源与投资利益的制约。 中东地区与

日本的安全战略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一是恐怖主义威胁，如日本加入美国的反恐

联盟后，包括“伊斯兰国”组织在内的中东恐怖组织将日本政府和公民作为报复的对

象；二是作为海洋国家，日本依赖海外贸易和中东能源进口，其中 ８５％的石油进口来

自于中东，海盗问题等对日本海上能源和商品运输线构成了潜在威胁，从地中海到

苏伊士运河，从红海到亚丁湾，从印度洋到马六甲海峡，中东处于日本海上能源和商

品运输线的关键位置；三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和技术革命打破了西方主导的权力平

衡，对日本原有地位形成了冲击；四是“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对日

本侨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了威胁。② 日本 ２００６ 年版《防卫白皮书》为 ２１ 世纪日本

向海外派驻军事力量亮了绿灯，这份白皮书强调“今后日本将参与国际和平合作行

动，加强军事部署；日本自卫队将加强与美军在情报和其他领域的合作”③。 日本

２００９ 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强调日本实施海洋战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其在吉

布提建立军事基地提供了依据。
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主要是从履行国际责任和保护海外利益出发，而不是

从地缘政治利益的竞争出发。 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军事战略》指出：“履行国际责任和

义务。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履行安理会授权，致力于和平解决冲突，促进发展和重

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根据需要继续开展亚丁湾等海域的护航行动，加强与多

国护航力量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加大参与国际维和、国际人道主

义救援等行动的力度，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公共

安全产品。”④

２０１９ 年印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彰显其地缘经济利益目标：“离开经济安

全，印度的国家安全是不完全的，它是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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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ＮＡＴＯ — Ｊｅａｎ⁃Ｙｖｅｓ Ｌｅ Ｄｒｉａ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Ｏ Ｓｕｍｍｉｔ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１１ －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ｅ． ｇｏｕｖ． ｆｒ ／ ｅｎ ／ ｆｒｅｎｃｈ⁃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ｓ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ｎｏｎ⁃ｐｒｏｌｉ⁃
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ｐ． ８， １７。
Ｙｕｋｉｋｏ Ｍｉｙａｇｉ， Ｊａｐａｎ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ａｓ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８， ｐ． ２４； Ｎｅｉｌ Ｍｅｌｖｉｎ， “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ＩＰＲＩ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Ｐａｐｅｒ， Ｓｏｌｎａ：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 ｐｐ． １０－１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事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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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经济增长，避免其经济脆弱性。”①印度的中东战略以能源合作和经济外交为

主，服务于其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印度和中东国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

和文化传统方面差异甚大，但在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等方面有广阔合作空

间。 阿拉伯国家人口 ３ 亿多，加上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三个非阿拉伯国家，中东总

人口达 ４．６ 亿，市场巨大。 印度 ７１％的石油进口来自于海湾，占印度国内石油消费总

量的一半。 仅在海湾地区，２０１５ 年印度劳工就多达 ７６０ 多万，甚至在卡塔尔和巴林

等国的印度侨民人数超过了所在国公民人数。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印度与海合会六

国的贸易额高达 １，３７７ 亿美元；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印度从海合会六国获得的侨汇高

达 ３５９ 亿美元，②成为印度需保护的现实利益。
因此，从利益诉求来看，美、英、法等传统大国尽管在中东仍有重要经济利益，但

谋求政治主导权、反恐、防扩散、拓展民主、防范潜在域外大国、保卫盟友等地缘政治

利益始终处于中心位置；中印等新兴大国在中东尽管有地缘政治的诉求，但地缘经

济主导型安全战略仍处于主要位置，谋求能源、投资和贸易合作，保护侨民安全，成
为海外利益的重点；③日、俄既追求地缘政治利益，又开展务实外交，重视自己的地缘

经济收益，属于复合型。 与美英法追求地缘政治利益不同，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两个国家，试图在中东地区打造“南南合作”的典范。 近年来，随着西方大

国对中东的能源依存度下降，亚洲大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成为中东油气主要买家，
双方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 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以色列、伊朗等“向
东看”趋势加快。 中印等新兴大国与中东加强经贸合作，不划定势力范围，不挑战现

有中东秩序，倡导“以发展促和平理念”，也进一步促进了中东国家的“向东看”。

四、 军事观： 域外大国参中东安全治理的手段差异

从军事观来看，美、英、法依靠刚性军事基地，通过在中东部署海空军基地以及

陆军兵营，将敌人遏制在中东战区之内，预防潜在敌人威胁传统大国的本土安全。
西方大国在中东地区构筑了军事基地网，在海湾地区、地中海地区和红海地区这三

大关键地带构筑了“安全防火墙”，将恐怖主义势力以及伊朗、黎巴嫩真主党和俄罗

斯等力量限制在特定范围内，维护西方主导下的中东安全架构。 以中、印为代表的

新兴大国无意重构中东的权力体系，但在中东拥有重要现实利益，并在该区部署了

·２１·

①
②

③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ｉ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ｐ． ２３．
Ｋａｄｉｒａ Ｐｅｔｈｉｙａｇｏｄａ， “ Ｉｎｄｉａ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ｐｒｉｌ ２８，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ｂｌｏｇ ／ ｏｒｄｅｒ⁃ｆｒｏｍ⁃ｃｈａｏｓ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２８ ／ ｉｎｄｉａｓ⁃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在中东的柔性军事存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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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有限的柔性军事存在，如中国在吉布提的后勤保障基地，中印各自在亚丁湾的

护航编队等。 俄、日等复合型大国虽也在中东部署了军事基地以维护本国政治和经

济利益，但缺乏挑战中东地区秩序的能力和意愿，难以“另起炉灶”。
美国是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部署数量最多的国家，驻军人数约 ５ 万人，其军事基

地包括土耳其因切利克（ Ｉｎｃｉｒｌｉｋ ＡＢ）①、伊兹密尔（ Ｉｚｍｉｒ）、阿达纳（Ａｄａｎａ）、巴特曼

（Ｂａｔｍａｎ）、埃尔祖鲁姆（Ｅｒｚｕｒｕｍ）等基地；沙特苏尔坦亲王（Ｓｕｌｔａｎ Ｐｒｉｎｃｅ）空军基地

等；科威特比林兵营（Ｃａｍｐ Ｂｕｅｈｒｉｎｇ）、阿瑞坎兵营（Ｃａｍｐ Ａｒｉｆｊａｎ）、阿里·萨雷姆

（Ａｌｉ Ａｌ Ｓａｌｅｍ）空军基地等；卡塔尔萨利亚（Ａｌ⁃Ｓａｌｉｙａｈ）兵营、乌代德空军基地（Ａｌ⁃Ｕｄｅｉｄ）、
乌姆·萨义德（Ｕｍｍ Ｓａｉｄ）海军基地等；巴林谢赫·伊萨（Ｓｈａｙｋｈ Ｉｓａ）空军基地、巴
林港海军基地等；阿联酋杰布·阿里港（ Ｊａｂｅｌ Ａｌｉ）、富查伊拉港（Ｆｕｊａｙｒａｈ）等海军基

地；阿曼锡卜（Ｓｅｅｂ）、马西拉（Ｍａｓｉｒａｈ）和萨姆瑞特空军基地（Ａｌ Ｔｈｕｍｒａｉｔ）等；吉布

提雷蒙尼尔 （Ｃａｍｐ Ｌｅｍｏｎｉｅｒ） 海军与空军基地；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迪莫纳

（Ｄｉｍｏｎａ）附近空军基地等。②

英国是最早经营中东并奠定霸主地位的国家。 自 ２１ 世纪初以来，英国国家安全

战略的核心是维护本土与海外 １４ 个英属领地主权与侨民安全。 ２０１６ 年以来，随着

中东地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升级并波及英国本土，特雷莎·梅政府在塞浦

路斯亚克罗提利（Ａｋｒｏｔｉｒｉ）与东南角的德凯利亚（Ｄｈｅｋｅｌｉａ）两处英国的主权基地加

强军事力量，多次利用这两处军事基地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等极

端势力，同时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重新建立军事基地。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英国在巴林

萨勒曼港（Ｓａｌｍａｎ）附近正式建立军事基地，部署英国皇家海军 ５００ 人。 英国多年来

向阿曼出售“挑战者－２”坦克和其他武器，计划在阿曼杜库姆（Ｄｕｑｍ）港口城市建立

军事基地，并已部署数百人军队。 ２０１８ 年，英军 ５，５００ 人和阿曼 ７ 万官兵在该地区

开展联合军事演习，表明英国对阿曼的安全承诺。
马克龙政府认为，法国难以单独应对中东安全事务，必须联合盟国的力量，一是

欧洲大国，二是美国和北约，三是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四是依靠中东前线盟国增强

法国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投射能力，如阿联酋阿布扎比扎耶德港（Ｚａｙｅｄ）、扎耶德

兵营和阿布扎比市郊宰夫拉空军基地（Ａｌ⁃Ｄｈａｆｒａ）、吉布提雷蒙尼尔（Ｌｅｍｏｎｎｉｅｒ）军
事基地、阿尔塔（Ａｒｔａ）训练中心等。③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法国在吉布提军事基地部

署了 １，４５０ 人，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军事基地部署了 ６５０ 人，在地中海部署了 ４００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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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又译作“因吉尔利克”、“因吉利克”、“因切尔利克”等。
孙德刚：《美国在海湾地区军事部署的“珍珠链战略”》，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７－２６

页。
孙德刚：《超越法语区：法国在阿联酋的军事基地研究》，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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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湾其他地区部署了 ２００ 人，成为干预中东地区事务的重要力量。① 马克龙政府

认为，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在叙利亚武装巴沙尔政府后，中俄在地中海东部地

区扩大军事影响力，成为法国的安全关切。
俄罗斯抓住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减少在中东和非洲军事存在的契机，努力填补

权力真空。 俄不仅巩固了在叙利亚塔尔图斯（Ｔａｒｔｕｓ）的海军基地和拉塔基亚地区的

霍梅明（Ｈｍｅｙｍｉｍ）空军基地，而且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临时使用伊朗哈马

丹省的诺杰（Ｎｏｊｅｈ）空军基地。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时任苏丹总统巴希尔首次访俄，并与

普京总统和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Ｓｅｒｇｅｙ Ｓｈｏｙｇｕ）达成关于俄在苏丹红海沿岸

建立军事基地的共识。② 俄罗斯还试图在埃及建立军事基地。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俄罗斯

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访问开罗，与埃及军事领导层进行会谈，签订两国使用对

方空军基地和军用飞机的协议，包括使用埃及在红海沿岸的军事基地。 俄罗斯此举

旨在避免在东北非地区过于依赖苏丹，希望在红海北部地区保持军事优势，与西方

大国在红海南部地区如吉布提的军事部署形成战略平衡，进而与西方在该地区形成

了战略竞争态势。
此外，日本也通过部署军事基地影响中东地区安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日本宣布在

海外建立二战结束以来首个军事基地———吉布提军事基地，该基地也是日本首次在

非洲大陆部署的军事存在。 当月，日本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和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

部部长马哈茂德·阿里·优素福（Ｍａｈａｍｏｕｄ Ａｌｉ Ｙｏｕｓｓｏｕｆ）在东京签署日本使用吉

布提军事基地的协定。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吉布提进行国事访问，视
察日本自卫队部署在该国的军事基地，赞扬自卫队在反海盗及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

积极贡献，凸显日本军事存在的重要性。④

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度倾向于在中东建立柔性军事存在、维护商业利益。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在中东以军事力量保护民事

目标的理念，指出：“中国军队积极推动国际安全和军事合作，完善海外利益保护机

制。 着眼弥补海外行动和保障能力差距，发展远洋力量，建设海外补给点，增强遂行

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实施海上护航，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遂行海外撤侨、海上

维权等行动。”⑤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也门战乱升级后，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赴也门亚丁湾海

域，安全撤离 ６２１ 名中国公民和 ２７９ 名来自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新加坡、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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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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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記者会見》，首相官邸，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９６＿ａｂｅ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３ ／

０８２８ｋａｉｋｅｎ．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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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德国、加拿大、英国、印度、日本等 １５ 国公民。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中国驻吉布提保障

基地正式投入使用，现已为 ４ 批次护航编队保障维修器材，为百余名护航官兵提供医

疗保障服务，同外军开展联合医疗救援演练等活动，并向当地学校捐赠 ６００ 余件教学

器材。①

印度也寻求建立柔性军事存在，包括在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建立海军停靠站，并
与印度在马达加斯加的海军监测站一起构成在印度洋中部的军事据点，②但迄今仍

停留在柔性军事存在而非刚性军事基地的层面。

五、 合作观： 域外大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路径差异

美、英、法、俄、日、中、印七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合作观不同，美、英、法、俄、日
奉行联盟外交和集体防御，中国和印度在联合国框架下奉行伙伴外交和集体安全。
美英法等国强调，其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旨在维护地区和平，因而当发生“暴政”、人道

主义危机或恐怖主义肆虐时，这些国家有义务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实施“保护的责

任”，否则将绕开联合国单独组建“志愿者联盟”，甚至单方面采取武力行动加以干

预。 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坚持不结盟原则，强调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来源是联合

国安理会授权，否则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 以日本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复合

型国家一方面强调大国有维护秩序和稳定的义务，并积极构筑联盟体系，另一方面

主张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化解危机。
特朗普政府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主要依靠联盟外交：一是构筑中东地

区联盟体系———在海湾地区依靠海合会成员国，在红海地区依靠约旦和埃及两个盟

友，并与海合会国家形成“中东战略联盟”（即“阿拉伯版北约”），在东地中海地区依

靠以色列和土耳其，阻止俄罗斯做强做大；二是依靠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网，包括

美军在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阿曼、吉布提、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刚性军事基

地，以及在沙特、约旦、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柔性军事存在；③三是在中东地区建立导弹

防御系统，向盟国提供先进武器装备，帮助盟国增强国防能力、预防恐怖袭击；四是

在中东潜在冲突区加强航母战斗群的定期与不定期巡航，遏制伊朗、 “伊斯兰国”和
“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如“耶路撒冷支持者”组织和索马里“青年党”），打击叙

利亚巴沙尔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五是依靠北约盟友，在应对叙利亚内战、也门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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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国防》。
何亮：《印度欲在非洲建军事基地》，第 ４ 页；杨震、董健：《海权视阈下的当代印度海军战略与海外军

事基地》，第 １０－１６ 页。
孙德刚：《美国在大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战略部署与调整趋势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４０－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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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利比亚冲突、遏制伊朗、打击索马里海盗等加强危机管理过程中减少美国的成本

投入，由盟友分担更多责任。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集体会见海合会、约旦

和埃及八国外长（外交大臣），正式宣布组建“中东战略联盟”。 这八国年国防预算达

１，０００ 亿美元，拥有 ３０ 万人军队、５，０００ 辆坦克和 １，０００ 架各类战机，美国迫使它们

共同承担美遏制伊朗、参与也门和叙利亚热点地区事务、反恐和遏制俄罗斯扩张等

重要任务。①

为应对中东地区的安全威胁，英国也奉行联盟外交，与盟国一道加强在中东海

上巡航能力，如自 ２０１８ 年开始，“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双航母服役。
英国还计划从美国购置 Ｆ⁃３５Ｂ 先进战机，增强英国配合美国在中东开展军事干预的

能力。 英国是欧洲“反对恐怖主义集团”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Ｇｒｏｕｐ）的重要成员，该
组织将欧洲 ３０ 个国家的情报组织连为一体。 共享情报资源，是英国梅政府获取“伊
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及其成员情报的重要来源。② 英国政府还提出了应对新威胁

的“融合战略”（Ｆｕｓ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③，即安全上依靠武装力量、执法、情报和边境控制，
经济上依靠发展、经济援助和私营企业，政治上依靠软实力外交、战略传播和社会治

理政策，调动政府与社会、军事与外交、硬实力与软实力等各种力量，利用大数据和

人脸识别系统等跟踪恐怖分子，加强网络安全。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积极与印度、伊朗和土耳其开展战略合作，增强俄在集体安

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欧亚经济联盟、二十国集团等以发展中国家

为主体的地区组织中的作用。④ ２０１７ 年以来，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约旦和沙特等国

元首纷纷访俄，俄与欧佩克成员就石油减产、维护石油价格稳定方面积极合作，同时

向沙特、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等积极推销 Ｓ⁃４００ 和 Ｓ⁃３００ 防空系统，拓展了

俄罗斯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影响力。⑤ 俄罗斯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拥有先

进技术，成为俄在中东拓展安全与经济合作的重要抓手。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与阿尔及

利亚签订协议，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将帮助阿尔及利亚在 ２０２５ 年前建造一座核电

站；俄罗斯帮助埃及在北部城市达巴（Ｄａｂａａ）建设的核电站将于 ２０２２ 年完工，俄提

供 ２５０ 亿美元。 俄还积极帮助土耳其、约旦和卡塔尔建设核电站。 俄罗斯是沙特重

要核能合作伙伴，将帮助沙特实现到 ２０３２ 年建造 １６ 座核反应堆的目标，２０１８ 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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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达成一致协议，沙特将投资 ２００ 亿美元参与俄在北冰洋天然气项目开发。①

日本政府从 “民主国家联盟”的角度，提出日本必须成为负责任的民主国家，并
有义务向中东地区提供安全公共产品。 在这方面，日本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五个方

面：一是将日美同盟视为对外安全战略的基石，提出与美国、韩国、澳大利亚、菲律

宾、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联合起来，共
同促进中东转型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二是建立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美日欧等多

重三角合作关系，日本扮演“亚洲民主国家领袖”的角色；三是与中东地区国家尤其

是土耳其和沙特加强合作；四是积极参与联合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维和行动（如
戈兰高地、南苏丹和阿富汗）；五是通过官方发展援助（ＯＤＡ）和非政府组织的配合，
促进叙利亚冲突降级、伊朗核问题和平解决、阿富汗民族和解等。②

中国通过开展伙伴外交与中东主要国家、域外大国、地区组织和联合国建立了

立体多维的伙伴关系，积极参与联合国在中东的维和行动，为亚丁湾商船提供护航，
参与中东转型国家经济重建，改善当地民生和就业；中国向中东难民提供了力所能

及的人道主义援助，体现了以多边舞台讨论安全、以综合治理促安全、以对话谈判谋

安全、以援助推动安全的新理念和新实践。 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召开的第八届中阿合作论

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将设立“以产业振兴带动经济重建专

项计划”，提供 ２００ 亿美元贷款额度；再向叙利亚、也门、约旦、黎巴嫩人民提供 ６ 亿元

人民币援助，用于当地人道主义和重建事业；中国还将同地区国家探讨实施总额为

１０ 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支持有关国家维稳能力建设。③

印度在中东奉行“不结盟”外交，倡导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亚丁湾护航、联合国

维和行动等。 与中东主要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保护侨民、能源和投资利益，在联合国

框架下反恐、反海盗与维和成为印度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重要路径。 印度在中东奉

行不结盟、不选边、不培养代理人的“三不”政策和“零敌人”外交，试图在伊朗和沙特

之间、卡塔尔和阿联酋之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温
和伊斯兰力量和伊斯兰抵抗力量之间保持战略平衡。④ 为维护在中东的现实利益，
印度先后与沙特、阿联酋、阿曼和卡塔尔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印度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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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Ｎｉｃｕ Ｐｏｐｅｓｃｕ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ｖ Ｓｅｃｒｉｅｒｕ， “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ａｎｄｃａｓｔｌｅｓ？，”
Ｃｈａｉｌｌｏｔ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１４６，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 ｐ． ８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ｒｕｓｓｉａ％ Ｅ２％ ８０％ ９９ｓ⁃ｒｅｔｕｒｎ⁃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ｃａｓｔｌｅ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ｐ．１７－２０， ２６－２７．
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

话》，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第 ３ 版。
Ｌｕｂｎａ Ｋａｂｌｙ， “ Ｉｎｄｉ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Ｇｕｌｆ Ｄｏｗｎ ｂｙ Ｈａｌｆ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５，”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Ｊｕｌｙ ４，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ａ．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ｉｎｄｉａ ／ ｎｏ⁃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ｇｏｉｎｇ⁃ｔｏ⁃ｇｕｌｆ⁃ｈａｌｖｅｓ⁃ｉｎ⁃２⁃ｙｒｓ⁃ｔｏ⁃３⁃７ｌ⁃ｉｎ⁃１７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
６４８４７８３０．ｃｍ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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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酋举行首轮战略对话。 印度还加强与以色列的农业与防务合作，参与伊朗恰巴哈

尔港建设，在建设连接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南北经济走廊”过程中加强与

伊朗的战略合作（见表 １）。

六、 结　 语

中东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油气储量、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而成为大国

合作与竞争的舞台；参与中东安全治理、运筹与世界大国关系、提升外交影响力、军
事投射力和利益保护能力，成为美、英、法、俄、日、中、印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重要动

因。 冷战结束以来，上述七国分别建立和完善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各自出台安全

战略和国防战略报告，试图通过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将中东地区纳入到各自全球战略

的轨道。 综合前文对上述七国中东治理观内容的分析，可以对其治理观的共性与差

异用下表加以总结归纳（见下表）。

域外大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的对比分析

美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日本 中国 印度

国家地位 传统大国 传统大国 传统大国
复合型

大国

复合型

大国
新兴大国 新兴大国

国家安全委员

会成立年份
１９４７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８ １９９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３ １９９８

利益观
地缘政治

利益

地缘政治

利益

地缘政治

利益
混合利益 混合利益

地缘经济

利益

地缘经济

利益

安全观 传统安全观 传统安全观 传统安全观 混合安全观 混合安全观 新安全观 新安全观

合作观
排他性军

事联盟

排他性军

事联盟

排他性军

事联盟

排他性军

事联盟

排他性军

事联盟

不结盟与

伙伴关系

不结盟与

伙伴关系

军事观
刚性军事

基地

刚性军事

基地

刚性军事

基地

刚性军事

基地

柔性军事

存在

柔性军事

存在

柔性军事

存在

安全治理手段
以实力促

和平

以实力促

和平

以实力促

和平

以实力与发

展促和平

以民主与发

展促和平

以发展促

安全

以发展促

安全

联合国维和

人数①
７１ 人 ７４０ 人 ８２７ 人 ８２ 人 ４ 人 ２，５００ 人 ６，６９３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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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联合国维和网站数据库（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ｒｏｏｐ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ｙ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ｅ，” Ｕ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ｏ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ｆｆ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ｏｏｐ， Ａｐｒｉｌ ３０，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ｕｎ．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１＿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２．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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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美国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日本 中国 印度

亚丁湾护航

力量

第五舰队、

１５１ 联合任

务部队

皇家海军

２２ 型护卫

舰 １ 艘

海军护卫

舰 １ 艘

海军护卫

舰 １ 艘

海上自卫队

补给舰 ２ 艘

海军导弹

驱逐舰 ２ 艘、

综合补给

舰 １ 艘

海军护卫舰

１ 艘、隐形

护卫

舰 １ 艘

武力使用

原则
“保护责任”“保护责任”“保护责任”

联合国

授权

“保护责任”

与联合国

授权

联合国

授权

联合国

授权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随着西方大国的相对衰弱，非西方大国与中东的能源、投资和经贸关系进一步

密切，中东地区多极化格局进一步明显，美英法长期坚持的传统安全观与中印等新

兴大国“新安全观”并存，俄罗斯和日本等复合型大国也提出了各自的安全治理理念

（如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和俄罗斯主导的“阿斯塔纳进程”），中东冲突的常态化、安全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议程的复杂化导致中东地区安全复合体隐约出现。
近年来，域外大国在中东开展地缘政治博弈，使原本复杂的中东冲突更加难以

找到解决的出路。 首先，近年来传统大国对中东事务的干预意愿降低，中东安全公

共产品供给不足；其次，新兴大国和复合型大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热情上升，但提供

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能力、意愿和经验尚显不足；再次，地缘政治竞争和“零和博弈”
思维在中东地区占主导地位，新兴大国难以在中东安全事务上发挥关键性作用；最
后，由于中东安全治理的主体既有世界大国，又有联合国、阿盟和非盟等地区组织，
还有中东地区大国，各种安全倡议形成对冲，功能相互重叠的多边机制和安全倡议

供给过剩，①导致中东地区安全治理议而不决、效率低下，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下降。
未来，不管中东地区多极化向何方向发展，联合国仍是域外大国加强协调与磋

商、建立战略互信、开展多边斡旋外交、打击暴力恐怖活动和推动中东地区安全治理

的最有效平台。 只有域外大国之间相向而行，在反恐、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加强冲突降级和结束地区冲突等方面加强大国协调，推动西方主导的霸权治理向联

合国主导的包容性治理转变，中东地区才能真正出现和平的曙光。

（责任编辑： 李　 意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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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中东反恐为例，美国发起组建了“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 ＩＳＩＳ）；
沙特发起组建了“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 （ ＩＭＣＴＣ）；俄罗斯发起组建了 “反恐情报共享机制” （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